
《明實錄》中對明孝宗（1487-1505在位）出生異象的記載，提及了孝宗的容貌與性情，形容
孝宗「隆準高額，顱骨聳起，儼如龍形。寡言笑慎，舉止出于天性。」1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明

孝宗坐像〉（圖 1）對孝宗籠袖端坐莊嚴神態的描繪，或許反映了孝宗「寡言笑慎」的性格，
卻難看出有如文獻所述孝宗皇帝有著高鼻梁、高額、顱骨突起等異於常人的外貌特徵。《明實

錄》為史官紀錄每日發生在皇帝身邊重大事件的編年體史書，而〈明孝宗坐像〉於明清間一直

收藏在紫禁城內，兩者皆出自明代宮廷，但卻對孝宗形象的紀錄存在顯著的差異，其原因為何？

本文將從圖像與文獻對明代帝王的不同描繪，探討史料文字與帝王畫像兩類媒材在刻畫帝王形

象時所遵循的體例、範式，以及明代帝王畫像的寫實程度與社會功能。

圖、文記載中的明孝宗
　　明朝的第十位皇帝孝宗朱祐樘，為明憲宗

（1464-1487在位）的第三個兒子。孝宗幼年

的遭遇極具傳奇色彩，出生時因憲宗專寵萬貴

妃（1430-1487），宮人恐怕孝宗會為萬貴妃

所害，秘密將孝宗撫養於宮中，直至六歲才讓

憲宗知曉有這麼一個兒子的存在。2可能因為

孝宗自幼即生長在憂患之中，繼位之後一改憲

宗朝權佞當道的政治環境，勵精圖治，頗有中

興之勢。除了在政治方面有所作為之外，孝宗

也是特別留心繪畫創作與藝術贊助的幾名明代

帝王之一。明宗室朱謀垔（1584-1628）的《書

史會要》，將孝宗列為繼太祖（1368-1398在

位）、宣宗（1425-1435在位）與憲宗之後的

重要帝王畫家，並留下了「孝宗皇帝萬機之暇，

遊筆自娛。點刷精研，妙得形似」3的評述，

可惜現在仍未發現出自孝宗之手的存世畫作。

　　於孝宗對宮廷繪畫的贊助方面，我們可以

在文獻史料中找到許多孝宗賞賜宮廷畫家豐厚

禮品、破例晉升，或親自觀看宮廷畫家作畫，

並讚賞其畫藝的紀錄。例如陳繼儒（1558-

1639）《妮古錄》記載了孝宗曾賞賜吳偉

（1459-1508）等畫家綵叚數匹，並要畫家們
快些拿去，免得被臺諫官員等「酸子」知道皇

帝私自賞賜的佚事。4《明良記》中的另一段記

載，則生動地描繪出孝宗對宮廷畫家鍾禮（活

躍於 1480-1500年間）的賞識，寫到「孝宗嘗

至仁智殿觀鍾欽禮作畫，見其皴劈飛動，從背

後久立，鍾不知也。既而忽捋其鬚大呼曰：『天

下老神仙！』鍾遂以『勅賜天下老神仙』七字

文字紀實？圖像寫真？
從文獻與〈明孝宗坐像〉看明代帝王畫像的寫實
性與社會功能

▌何嘉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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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明　明孝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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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膚色白皙、無法令紋、面容勻整飽滿的俊

美印象，實在無法與實錄記載「顱骨聳起，儼

如龍形」的奇異外貌做連結。另外值得留意的

是，畫像中的三人面容各有特徵，武宗一例更

甚至保留了在面相學上不甚理想的細節，例如

皺起的眉頭與倒八字的眉毛，可見明代帝王畫

像仍具有一定程度的肖似性，並非全然無所憑

據的想像之作。

　　《明實錄》對孝宗之前歷代帝王的外貌形

象皆有簡短的描述，稱明太祖「鳳目龍姿，聲

如洪鐘，奇骨貫頂」；明成祖（1402-1424在

位）則是「貌奇偉，美髭髯，舉動不凡。」曾

有善於觀相者在見過成祖之後，稱成祖「龍顏

天表，鳳姿日章，重瞳隆準，太平天子也」；

實錄中雖然沒有宣宗皇帝有著奇特容貌的記述，

圖2　明代帝后半身像（一）　冊頁　憲宗純皇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明代帝后半身像（一）　冊頁　武宗毅皇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刻石作私印。」5由此可見孝宗不忍打斷畫家創

作而不拘於禮，且不吝於對宮廷畫家給出極高

評價的性格。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明孝宗坐像〉（見

圖 1）中的孝宗皇帝拱手端坐於寶座之上，頭戴

烏紗翼善冠，身著飾有象徵皇權的十二章紋袞

服，寶座、座後屏風與地毯皆裝飾有繁複的龍

紋，所有的符號、構圖設計，皆強調著孝宗的

帝王身份。坐像中的孝宗神態莊嚴肅穆，與前

述記載中有著喜好、情緒的孝宗判若兩人。如

果將孝宗頭像與孝宗之父明憲宗和兒子明武宗

（1505-1521在位）的畫像相比（圖 2、3）：憲

宗有著圓鈍的鼻頭、豐腴的臉頰與寬厚的下頜；

武宗尖狹的臉上清瘦無肉，可見明顯凸起的山

根、細瘦的鼻樑和陷下的眼窩；孝宗則給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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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一則宣宗在年僅四歲時出見群臣的事蹟，

可以知道宣宗從小就因為穩重端莊的舉止而獲

得了「儀容儼恪，屹如巨人」的評價；繼宣宗

之後的明英宗（1435-1449、1457-1464在位），

其容貌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天資秀傑，龍顱

魁碩，迥異常倫，巾帽皆須式樣加廣大為之，

乃克適用」；而明憲宗在實錄的記載中則是「廣

額豐碩，方面大耳，目精如漆，黑光彩射，左

右侍者莫敢仰視。」6

　　上述《明實錄》對歷任明代帝王相貌的文

字描述，皆出自傳統聖王之相的說法。東漢王

充（27∼約 97）在《論衡．骨相》中就說到可

以從觀察人的外貌骨體探知其命，因為「人命

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並歸納了由黃帝至

孔子（西元前 551∼前 479）等十二位聖者的奇

異骨相，其中就有「黃帝龍顏」、「舜目重瞳」

的說法；另外還記漢高祖（西元前 202∼前 195

在位）有著「隆準、龍顏、美鬚」的相貌。7「方

面大耳」作為帝王典型面相的說法也可見《宋

史》，記載後周世宗（954-959在位）因為害怕

「方面大耳」的諸位將領將取代他領受天命而

成為帝王，因此將除了宋太祖（960-976在位）

之外的親近將領殺害。8而相信美髯、高鼻、形

貌端莊、舉止出眾者，具有非常人的「龍形」

帝王之相的說法，於晚明、清代一直流行於民

間，並被整理收錄在相法書中。9因此《明實錄》

記孝宗「隆準高額，顱骨聳起，儼如龍形。寡

言笑慎，舉止出于天性」的文字，在一定程度

上依循了理想帝王之相的說法。《明實錄》作

為官方的史料記錄，無可避免地遵循了既定的

書寫體例，為帝王在歷史上的形象進行潤色。

明代帝王畫像的圖式慣例與社會功用
　　Dora C. Y. Ching已指出大尺幅的明代帝王

圖4　明　明太祖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坐像的構圖與裝飾風格，自王朝建立至弘治朝

（1487-1505）一直朝向更趨近於宗教聖像／崇

拜對象的畫法發展。10以〈明太祖坐像〉（圖

4）為現存明代帝王坐像早期作品的代表，可見

此時的構圖採用了歷來帝王坐像慣用的側面像，

像主身著禮儀位階較低的團龍紋常服，姿態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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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而放鬆，一手置於座椅扶手，另一手落

在大腿上。類似的畫法，可見於現藏國立故宮

博物院的成祖、宣宗坐像中。至英宗時期帝王

坐像的圖式慣例出現了變化，〈明英宗坐像〉（圖

5）改採從前帝王坐像未曾出現過，卻常見於作

為宗教崇拜對象的神佛畫像中的正面像構圖，

像主服飾也由常服改為上有十二章紋的袞服。

相同的畫法可見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明憲

宗坐像〉。（圖 6）至弘治朝，帝王坐像的畫法

發生更進一步的變化，一改前代帝王一手置於

腰帶，另一手置於大腿上的動態姿勢，而將明

孝宗以拱手籠袖的拘謹姿態呈現。〈明孝宗坐

像〉近乎完全對稱的構圖、平面化的臉部描繪，

圖5　明　明英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明　明憲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與極力展示各種象徵帝王的裝飾細節的畫法—

例如將下裳向左右兩側展開以清楚呈現裝飾紋

樣，皆反映出作品不在於貌寫動態的瞬間表象，

而更為了傳遞一種靜態而永恆的概念。如此極

度理想化的畫法，以及首見在帝王寶座後設有

龍紋三屏風的構圖，和佈滿龍紋的地毯，皆成

為將來明代帝王坐像的一種構圖範式，例子可

見〈明世宗坐像〉。（圖 7）

　　有明一代自太祖、成祖朝開始，皇帝已相

當重視帝王畫像的製作與評審，太祖時期的陳

遇、陳遠兄弟與沈希遠，以及成祖時期的陳撝

等人，就因為畫寫帝王御容稱旨而受到封賞。11 

這些都是明代帝王直接參與並影響了帝王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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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明　明世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法的證據。從孝宗對宮廷繪畫的興趣與積極

參與推測，不難想像〈明孝宗坐像〉如此具有

開創性的畫法可能出自孝宗的旨意或獲得孝宗

的首肯，只可惜現在未能找到直接的文獻紀錄

加以佐證。

　　明代帝王於坐像中身著不同服飾的原因，

與畫像的不同使用功能和展示場合有關。《大

明集禮》記載皇帝在祭祀天、地、宗廟、社、

稷、先農，以及遇到正旦、冬至、聖節、朝會、

冊拜等重要的節慶場合，皆須穿著衣六章（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裳六章（宗彝、藻、

火、粉米、黼、黻）的袞冕；朔望、降詔、降香、

進表、四夷朝貢朝覲則服皮弁；一般活動則是

穿著「烏紗折角向上巾，盤領窄袖袍，束帶間

用金玉琥珀透犀」的所謂常服。12對於帝王常服

樣式的規定，至永樂三年（1405）更詳細改為

「冠以烏紗冒之，折角向上，袍黃色盤領窄袖，

前後及兩肩各金織盤龍一，帶用玉，靴以皮為

之」。13以金織盤龍裝飾的常服，出現在太祖、

成祖、仁宗、宣宗的大型坐像，以及太祖至武

宗的半身畫像冊中。這些畫像的使用場合，想

必比其餘將像主描繪為身著飾有十二章紋袞服

的畫像要非正式。

　　在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即以思親為由，

不滿足於太廟一歲僅五享的祭祀頻率，而依照

宋代的前例，在內廷乾清宮之左另建奉先殿，

於其中供奉祖先神御畫像，每日焚香祭拜，遇

時節、朔望、帝后生辰，更用常饌，以家人禮

祭拜。14而身著常服的帝王坐像則適合被奉藏於

屬於帝王私領域的奉先殿中，作為帝王家庭祭

祖儀式的崇拜對象。

　　明代帝王畫像也確曾被收藏在內廷之外的

公領域中，《明會典》記載位於太廟東北的景

神殿，原本是為了祭祀明世宗（1521-1566在

位）生父獻皇帝（1476-1519）的世廟正殿，

興建於嘉靖五年（1526），在嘉靖十五年

（1536）另建獻皇帝廟於太廟都宮東南之後，

世廟正殿被改爲景神殿，並於其中「奉藏祖宗

帝后御容」。15《萬曆野獲編》記載在此之前

明代列后列帝畫像已被收藏在宮中，只是還未

有專職的收藏地點出現而已。16經過嘉靖朝的

改革之後，在景神殿中舉行的祭祀儀式雖然隨

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革，但是收藏在景神殿

中的帝后畫像，至隆慶年間（1567-1572）仍

有於每年的六月六日定期取出曬晾的紀錄。17 

而這些奉藏於太廟中的畫像，依禮制慣例或許

就是這些將像主繪成身著正式袞服的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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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作為皇帝祭祖儀式的崇拜對象之外，明

代帝王畫像並非深藏於宮中不為臣民所知。宗

室成員藏有帝王肖像的實例，有明仁宗（1424-

1425在位）於成祖葬禮底定後，派遣宦官將成

祖畫像送給漢王朱高煦（1380-1426）與趙王朱

高燧（1383-1431）一事。18帝王畫像除了流傳

於宗室間，也有可能被賞賜給宗教領袖。現藏

布達拉宮的〈明成祖坐像〉，上有「大明永樂

二年四十五歲三月初一日記」的題記，推測可

能為成祖對入朝佛教法王的賞賜；而成祖的面

容也透過描繪第五世噶瑪巴德新謝巴（1384-

1415）為成祖薦福的唐卡，於信眾間廣為複製、

流傳。19

　　臣公們可以接觸到帝王畫像的例子則有張

瀚（1510-1593）回顧因為作為南京工部尚書，

而有機會看到懸掛在武英殿內的太祖、成祖畫

像，張瀚對畫像的描述，諸如「太祖之容眉秀

目炬，鼻直脣長，面如滿月，鬚不盈尺」、「成

祖之容大類太祖，但兩頤間多髯兩縷」，都符

圖8　明代帝后半身像（一）　冊頁　左：太宗文皇帝；右：明太祖高皇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明　王圻撰　《三才圖會》冊16　人物三卷　明萬曆三十七
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0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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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現存太祖、成祖畫像的面容特徵。20太祖與成

祖的半身畫像（圖 8），在晚明更被收錄在萬曆

年間（1572-1602）出版的類書《三才圖會．人

物三卷》中（圖 9），作為講述歷代帝王由盤古

至有明一代之傳承脈絡的插圖，而兩位帝王的

畫像更藉由這本在東亞世界廣為流傳的木刻書

籍而為人所知。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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